
男女兩家利害不同

鮮為人知的胡釘鉸
上次寫了由微信朋友
圈裏的「打油詩」而引
發的一些小聯想，沒想

到激起了一眾「閒人」的興趣，非要
打聽除張打油之外的另一位打油詩鼻
祖的故事。也罷，其人確實也有點趣
味，那就來個下集。
上期說了，另一位打油詩祖師爺名
叫胡釘鉸。他鮮為人知，但確實有據
可查。之前引用過的北宋錢易《南部
新書》記載：「有胡釘鉸、張打油二
人皆能為詩。」你看，若論行文順
序，胡釘鉸的「鼻祖」位置其實還排
在張打油之前呢。
胡釘鉸，本名胡令能，生卒不詳，
只知道是唐代貞元、元和時期人。家
裏窮，年少時為「負局鎪釘之業」，
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替人修補鍋碗
瓢盆，屬於手工業者，也因此被人稱
為「胡釘鉸」——這命名法和「張打
油」如出一轍。胡釘鉸與張打油所從
事的職業類別差不多，都是草根階層
的日常小手藝人，也正因此，他們才
能作出自成一脈的、接地氣的、普通
百姓也能聽懂的「打油詩」。
雖然都被歸在打油詩行列，但胡張
二人的詩風還是頗有區別的。在此，
容小狸再給各位複習一下上期文中提
到的張打油那首「成名作」——「江
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
白，白狗身上腫」。顯而易見，張詩
語言較為俚俗，被後人稱為「粗俚
派」，甚至有的風雅之士對其頗為不
齒，指其為「薛蟠體」，就帶有更多
貶義了。

而胡釘鉸式的打油詩，用詞遠沒張
打油「放飛自我」，使字中規中矩，
符合傳統詩歌審美。之所以也被歸為
打油詩，是因為詩歌本身立意簡單，
生活感強，非常平易淺顯。如《喜韓
少府見訪》：「忽聞梅福來相訪，笑
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走
入蘆花深處藏。」又如《小兒垂
釣》：「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
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
不應人。」胡釘鉸這路打油詩，曾被
後人稱為「覆窠體」——即把鳥巢翻
過來，一覽無餘的意思。
然而，把鳥巢翻過來也依然是翻過

來的窠臼，在小狸看來，若單以詩歌
論，胡鼻祖更像是一個三流普通詩
人，想登堂入室而惜水平不夠，遠沒
有張打油的徹底反叛和解構深得狸
心。然而，小狸想說的是胡釘鉸的一
個「番外」——有記載他自稱之所以
開始以下里巴人的身份寫詩是因為做
了一個夢，夢裏有一個姓柳的人割開
了胡的肚皮並塞進一卷書，還教育胡
說︰「只要率真道來，就有了詩的情
致。」胡夢醒後遂按教導開始「隨意
吟詠」，並深以為樂。
雖然詩寫得不怎麼樣，但這個故事

實在太妙了，一下子令打油詩「上了
價值」。是啊，無論是張打油還是胡
釘鉸，無論是「薛蟠體」還是「覆窠
體」，管他何人彈讚、管他寫得好
壞，隨心所欲、快樂吟詠，才是打油
詩最大的價值，也是詩歌最本真的初
心啊。所以各位，莫多想，寫就完事
兒了。

就讀同一中學的兩名
女童談戀愛談出殞身大
禍，攜手共赴黃泉。因
事涉死者隱私，看來許

多細節都不可能公開。然後逝者已
矣，來者可追。類似的慘劇可能再三
發生。我們成年人若關心青少年健康
成長，則未雨綢繆必勝過臨渴掘井。
預防青少年因情輕生，家長、老師和
社工都有責任搶先「武裝自己」，日
後遇上溺在情海的小朋友，或可助其
脫離迷津。
中學生談戀愛給個人、家庭和社會
帶來的不少難題，值得深入探討。至
於成年人（18歲以上的中學生、大學
生或在職人士）則可是另一個故事
了。學童要當上情侶，當以一男一女
為大宗，「男男情侶」和「女女情
侶」相對少得多。那麼我就從男女中
學生「拍拖」入手吧。
10多年前，有一男一女同校同級而
不同班的中五學生雙雙跳樓自殺，男
生16歲而女生17歲（年齡諒來才相差
數個月）。案情顯示，兩人的情侶關
係已經升級到「未拜堂先做夫妻」的
程度，小兩口子平均每周「親熱」一
次。女童懷疑已有身孕，看來是為了
善後無方而選擇最激烈的逃避辦法。
校方回應傳媒查問時，表示未有收到
死者求助，事發前兩人亦無異樣。兩
死者「拍拖」已有兩年（時讀中三，約
十四五歲），家長方面則是一方反對而
另一方「沒有反對」。「沒有反對」不
等於「贊成」，只能說是「接受」。
比較兩樁悲劇，中學生「男女戀
愛」和「女女戀愛」的最大差別立馬
浮現！這可是家長都知而極可能羞於
啟齒的！年輕男女談戀愛，除非以短
期內結婚為大前提，否則下一步可能

就是「婚前性行為」，甚至由此導致
「少女未婚懷孕」。「婚前性行為」
是「個人事件」，「少女未婚懷孕」
就影響到家庭和社會了！
小情侶未婚成孕，首要處理的是腹

中塊肉的去留！可不是潘老頭不重視
生命，這該由「肇事雙方」，或可能
再加雙方家長要負責善後的，我們所
有旁觀者都不是「Stakeholder」。香
港近日流行譯之為「持份者」，大
誤！當為「利害相關者」，此事潘老
頭如何可以持份哉？
如果最終決定「不留」，則人工流

產有時限，懷孕愈久，傷害母體健康
的風險愈大，不宜沉吟不決。若決定
生下來再說，則還有許多可能。一是
兩口子盡快結婚、組織小家庭！兩個
中學生不知何年何月才有能力養家，
結果多數是雙方家長自發自願的「隨
緣樂助」去會鈔。二是孩子送人，小
兩口可以繼續上學、繼續戀愛；亦可
以分手各行各路，一輪風波，漣漪過
後，了無痕跡。
潘老人家向來主張中學小學的性教

育要男女分班，為此在江湖上不知多
少遍給罵個狗血噴頭。性科學（Sex-
ology）的研究從來必須分清男界女
界。單以中學生婚前性行為導致少女
未婚懷孕一事而言，男方家長是「未
來家公家姑」、「未來祖父祖母」；
女方家長是「未來岳父岳母」、「未
來外祖父外祖母」。兩家的「談判籌
碼」不同、「利害關係」不一，考量
點就截然不同了！
下面就可以由潘老頭代表雙方家

長，在未「搞出人命」（小情侶成功
受孕）之前，先講講家長愛護子女的
立場，和為什麼因未成年子女「拍
拖」而擔心起來。

新聞稱，曾江星馬歸來，酒店隔離猝逝。
早前和鄰居村長，散步閒談，翌日在村居友鄰群組，

見他兒子告知大家，村長晨過不起，或心臟病發猝上天
堂了。親戚初表叔，在老人院染疫；住長沙灣獨居老

友，在社區染疫；至親疫下入院，至過身後才得見面，但已長眠。疫
下時空治療各方面多限制，真是死得人多，惹人悲蹙。
新聞報告說曾冮生前談及生死時，曾表示不想花錢給醫生治療，若

是時辰到要死了，便兩腳一伸即走好了。
年老的母親看此新聞，表示這表面看，確是最舒服不累人的死法，

只不過未知曾冮死前，有否為善終作好準備？
很多人認為，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善終，這五福中，能善終

才是最大福氣呀！這善終話題一開，老友小陳，問我有否預立遺囑
呢？我想到自己和丈夫，都沒什麼大財產留給子女，但我似吾父所
言：幾辛苦都要給子女供書教育，學問即財產了。
我和丈夫都盡力為子女辛苦工作，盼給子女最好的教育，他們終學

有所成，也有自立能力了。我奇怪小陳有預立遺囑此意，追問才明
白，向來多慮的小陳，怕一旦猝死無遺囑怎辦？育有兩名女兒的她，
煩惱說疫前在內地買了兩間樓房，現她多了內地物業，應如何在平安
紙上列明財產分配？物業難分拆，是否要先變成現錢？不過錢會貶
值，怎似有房揸手？她猶豫了，怕女兒嫁人將來也買不起房，又怕女
兒不會回內地工作或住，那麼是否須得把兩房賣出套現呢？
善終話題到熱議預立平安紙，小陳說，從前大家忌諱不談，以前聽

到立平安紙的話，有不吉利預感，但今時不同往日，疫病嚴峻，長者
或非長者，流行早立遺囑，許多香港人看透生死，兩手準備，以平常
心做定後事而已！難怪小陳有此意，疫下多變，生死難說。也是，像
有句老話：要活得像明天就死去那樣。
意即好好活在當下，那何不早作心理準備？若一旦真倒霉被新冠確診
累死了，有平安紙就不怕勞煩子女，辦身後事也簡易多了。我贊成綠色
殯葬，如寫平安紙，安排可以很簡單
吧。但朋友思前想後，難以決定，為
了卻心事，我建議她請教律師，可參
詳專業意見，約期安排立遺囑，管它
疫來滿城，日日慣常，不用理會是否
明天就會悄悄然死去？
活在當下，快樂準備，長憂無

謂，平安紙揸手，無牽掛，感受此
刻的實在吧！

疫下多變 作何準備
3年前的夏天，

班裏來了一個漂亮
的白俄羅斯女孩，
白皙的皮膚，高挺

的鼻樑，一雙藍汪汪的大眼睛，
忽閃忽閃的。校長把她領到我們
班的時候，我像是見到了童話裏
的白雪公主，驚訝得合不攏嘴。
善解人意的她知道俄文名字長長
的一串、大家或許難以記住，在班
級裏自我介紹時說，她有一個簡單
的中文名：喀秋莎。那個「莎」
字，她講得很「俄語」，尾音很
輕，卻又有一點點拖，讓人聽了，
心裏癢癢的，舒服極了。
校長告訴我，喀秋莎的父親是

白俄羅斯的一名專家，負責首都
明斯克的城市規劃，到中國訪問
半年，先在香港考察城市建設，
然後再去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內
地城市調研項目。剛滿13歲的喀
秋莎就借這個機會和父親來到中
國。她的父親想讓她交一些中國
的同齡人朋友，便把她送來了學
校。
喀秋莎適應環境能力很強，雖
然中文講得磕磕絆絆，但與班裏
的香港同學交往，一點都不憷，
來了才一兩周的時間，就能約着
玩伴帶她去旺角體驗正宗的牛
雜。她這高超的交際能力怎麼來
的？我強烈地好奇起來。轉眼到了
每月一次的班會時間，大家都想聽
聽喀秋莎講一講白俄羅斯的故
事。畢竟，對於香港的孩子們來
說，對那個國度的了解着實不會太
多，去過那兒的，就更少了。

喀秋莎的英文顯然比中文要好，
但她還是堅持盡量講中文，遇到實
在難以表述之處，才轉換成英文。
她的英文用詞清雅，顯然受過良好
的家教。喀秋莎告訴大家，她讀小
學的時候，父親的工作地搬到了明
斯克郊區的一塊空地上，四圍都是
田野，父親和來自中國的十幾個工
程師一起，規劃着一片日後被稱為
「中白工業園」的地方。當時的條
件比較艱苦，每到周末，父親就會
邀請中國工程師朋友們到家裏做
客。「那些中國叔叔當中，有好幾
個來自深圳和香港，他們講了很多
深圳的故事，其他內地城市的故
事，也講到過香港的故事。」她也
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對很多關於
中國的「事物」包括中文感興趣。
不單是同學們，就連我這個老
師也被喀秋莎的經歷吸引了。那
工業園建成了嗎？那些中國叔叔
繼續留在白俄羅斯了嗎？見我們
好奇，喀秋莎接着說，規劃做好
了後，一座座廠房開始拔地而
起，招商引資來了很多中國企
業，明斯克的大街上也就有了愈
來愈多的中國朋友。「這幾天，
爸爸去了大灣區其他城市參觀，
拍了很多相片回來，我看到了深
圳、中山、珠海，好漂亮啊。爸
爸說，要把明斯克也建成這樣漂
亮！明斯克也有灣區夢。」
這又何止是喀秋莎的灣區夢？

這也更不只是明斯克的灣區夢。
「一帶一路」沿線上，人類命運
共同體編織的，不正是這樣共建
美好家園的心之夢嗎？

喀秋莎的灣區夢

跟一位台灣年輕朋友
聯絡，關心他的近況，
他回覆我當了「尼特

族」，令我摸不着頭腦。了解一下才
知，台灣把NEET音譯為尼特族，
NEET 是 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的簡寫，意即不工作、不讀書、不進
修的人。想不到這小伙子不求上進，
無所事事，實在令人對他的前景感到
憂慮。
NEET此名稱最早來自英國，有點
像香港所形容的失學兼失業的「雙失
青年」，也有近似內地形容的「家裏
蹲」或「啃老族」。在美國類似的一
群 是 「 歸 巢 族 」 （Boomerang
Kids），即子女畢業後不去打工，反
而回到家裏依靠父母接濟。看來這風
氣已是世界性的社會問題。子女成了
這族人，父母實在頭痛，國家年輕人
有此惰性也影響進步。我想年輕力壯
而不事生產者，可能是父母向來有能
力供養，令他們對自己沒有了責任
感；又或是國家福利太好太有保障，
讓他們不愁溫飽，沒有危機感。

終日無所事事待在家中是幸福嗎？
說實話，也不是人人可以，純是個性
問題。我認識一個群組，當中就有兩
類極端的性格，有些人經常訴說沒
錢，投訴因為貧窮生活質素差，看他
們的生活也真是沒餘錢的，但若為他
們介紹工作，卻有萬千藉口不願做，
說什麼自己捱夠了不想再辛苦等等，
對自己的未來不作多想，只繼續開開
心心在家裏躺平，看看電視打打機，
陽光下曬曬肚皮又一天，日子過得挺
快活自在的，但人前人後也會呢呢喃
喃地說窮！
有一類人剛好相反，縱使經濟狀況

不差，有多份工作在身，仍努力進修
學習，甚至到退休年紀仍營營役役，
一心為未來作最好的鋪排；有些甚至
全情投入當義工，沒有靜下來的日
子，要約會他們實不易。要放下一切
光待在家中，對這類人來說比死更難
受。真是一樣米養百樣人，解釋不
了，都是個人的選擇，本性使然。
但我相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什麼也不種，何以豐收？少壯不努
力，老大徒傷悲！

尼特族

倘若你想要居住，沒有哪種建
築會比包豪斯風格的建築更加舒
適。這個流派有一個功能至上的

理念，具體反映在建築上，會令它自覺地首先
考慮空間的存儲量。並且，這個盡可能大的室
內空間最好能夠擁有足夠多的光線。於是，包
豪斯風格的建築窗子也很大。想一想漢內斯．
邁耶設計的甲板通道房屋，以及另一處影響了
世界各地工廠設計的法古斯工廠，要總結包豪
斯的特徵其實不難。
然而從感官上來說，包豪斯建築或許會讓你

有些壓抑的。它的建築線條全都隱藏着不事張
揚、方方正正和規規矩矩的作風。各種完美的
幾何圖形（標準的正方形、圓形、橢圓、菱形
等）經過精心拼湊，呈現為一個幾何集。所
以，當你面對一座包豪斯風格的建築，無論它
看起來如何凌亂複雜，它的基本元素的標準化
會自然令它有種很整齊的感覺。正是這一點讓
包豪斯可以被批量生產。因為一旦一個什麼東
西成為可計量的，擁有了某種標準，那它離量
產也就不遠了。
於是，沒有比柏林更包豪斯風格的城市，也

就沒有哪個城市比柏林看起來更壓抑。早先我
以為這是柏林隨處可見的柏林牆遺址還有那座
猶太人博物館造成的印象，或者還有柏林街頭
無處不在的具有批判意識的現代藝術。還可以
聯想再遠點，那個已經被當成永久傷痛、大家
都不願提及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我當時以為是
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我印象裏的柏林。現在再
想，我立刻發現這種印象最直接的來源是包豪
斯的整體風格帶來的。因為在柏林的街頭，這
種風格的建築無處不在。
包豪斯建築讓幾何變成了幾何學，一種試圖

將物體形態理想化並最終變成運算的過程。這
個過程因為實際上並不對應於真實的物而呈現
為一種理想。並且，在看似歸類的過程中，通
過對物的改造建築師造出了標準的模型。這模
型當中的任何一種，都將可以很好地契合在一
起，那就是一種幾何形態的集合學。把形體當
成可以互相配合的形體，並使之組合成各種我
們想要的形狀。
只要我們這樣看待幾何學，就能夠理解包豪

斯，理解這種要令建築脫離於物的願望。因為
即便我們創造出了360°的圓的概念，這並不真

的對應於物，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真正科
學意義上標準的圓。包豪斯的建築線條是如此
筆直，但是現實世界並沒有這個依託於最基本
的90°垂直線組成的各種方形。如果有，那也
是偶然形成的。實際上，這種理想型完全是一
種歸納和總結，它們脫離了概率學討論的範
疇，令一種概率成為必然。
我們在這裏討論幾何學意義上的建築，並把

它對應在擁有幾何意識的包豪斯，但只要抬眼
望去，我們周圍的世界其實早就一樣了。無論
是桌子還是電視，圓的很圓，方的很方。它的
原理都是要令一切的幾何可以完美地組成一個
目標。所以，包豪斯建築的風格簡直是單調的
代名詞。因為它實在是太枯燥了。
這也就是說，包豪斯審美所來源的最初，實

際上就是這個幾何學的開端決定的。一種完美
主義要在控制當中來完成。一切的合作主義，
並以合作作為功利性要求的隱形價值標準，都
是一體的。這也是啟蒙以來的科學精神，它是
包豪斯建築的精神內核。在這樣的技術邏輯驅
動下，科學就成了合作主義的科學，合作又成
了理想化的合作。

包豪斯建築與幾何學

最後的月光
當醫生以肯定的口吻告訴父親，

患上了食道癌已是晚期時，父親淡
定地問醫生：「能治好嗎？」「先
化療試試。」醫生的回答讓父親很
不滿意，霍地站了起來說：「治病
能試試？」說完轉身走出了醫院。

父親堅信自己不會患上癌症的，他反而安
慰我不要輕信醫生的話。父親依舊喝酒，
說喝了酒百毒不侵。
父親最終失敗在酒能殺百毒的理念下，

形容日漸消瘦，最後只能吃流食續日了。
但他依然認為患上的不是絕症，他說天分
白晝人分陰陽，時弱時衰是難免的，再說
人食五穀哪有不生病，過一陣就會好的。
父親臥床了還離不開喝酒，子女也不好當
面頂撞他，只好依着他，想到一個人一輩
子愛一樣東西不容易。酒在父親的生命裏
就是一種宗教，皈依與否對他不重要，堅
信就是信仰。他很豁達，說死就像醉了一
場酒，他用最簡單的方式去理解世間萬物
的生生滅滅，比書上拐彎抹角地說一大通
明瞭多了。
父親生前常醉酒，小時候母親經常叫我去

街上找他，我常在路邊土角、草垛樹下找到
已醉的父親。我拉不動他，只好等他酒醒後
一起回家，往往都是在月輝如洗四下皆靜
時。到家後，油燈下的母親總要掉着淚水嘮
叨一陣子，半晌，父親才蹦出一句：「唉，
又多喝了幾杯。」現在想起父親醉在天地
間，豁然、灑脫。父親喝多了酒後總愛大聲
朗唸：「不求無來不求有，但願長江化為
酒。我將身躺沙灘上，波浪一口又一口。」
我問父親這詩句從哪裏聽來的，父親喝酒與
李白與蘇東坡無關，他說是與朋友喝酒時聽
來的，順口好唸就記下了，說完就抿着嘴
笑，那模樣今天想起來還真是可愛。
父親病重時，朋友們都來看他，清一色

的酒友，爭着講當年用麥稈偷吸供銷社的
酒，講偷醫院的酒精回家兌水喝，講到坡
採青槓樹籽自家釀酒。鬧哄哄的，根本沒
把病人求靜的要求當回事。父親也高興，
安排母親弄幾道菜來夜宵，大家就圍在父
親病床前喝酒，父親固然是不能再喝了，
也要舉着空杯子，一杯又一杯地勸大家喝
個高興。
父親去世前夜，月色空明，我在床前守

着，母親躺在床的另一頭。月光穿過窗戶，
給屋子鋪上了一層薄霜，一切都顯得闐寂
曠遠。父親衰弱至極，一句話也不想說
了，他用眼神示意我將他扶到院子裏坐坐。
月色如水水如天，我把父親扶到竹椅上坐下
後，用一件毛衣給他蓋上。父親躺在椅子上
一動不動，如一尊冷峻的雕像，頭緊緊地靠
着椅子，一張瘦削的臉輪廓分明，雙眼一
直抬望着懸掛在天際的圓月。我坐在父親
身邊，在這寂靜無聲的月夜，父子倆守着
各自的痛苦和沉默，始終沒有說一句話。大
愛無聲，就讓一生奔波不停的父親，在生命
的最後時刻，靜靜地看看天上那輪月亮。
天剛亮，父親帶着他守望一夜的月光，

永遠離開了我們……自從母親用上雙枴後
就住進了2樓，那陣子我在縣城上班，只
有周末才回家。下車後，母親總是站在2
樓的窗前等着我，我向母親揮揮手示意回
來了，母親就笑了，很舒心的。
回家陪母親叨上一陣後，我就去3樓餵讓

我牽掛不已的鴿子，鴿子見我後全部撲向我
索要食物，就像小時候我們兄妹撲向母親的
懷裏一樣。我的家人和鄰居都反對我餵養鴿
子，嫌牠到處屙糞，只有母親支持我，她說
鴿子乖，在天上一圈一圈地飛，好看。平日
裏家人是不會替我投食鴿子的，支持我的母
親腳又痛，無法去3樓投食。還是母親疼我，
她說我去上班後把鴿食交給她，她把鴿食攤

放在2樓的窗台上，讓鴿子來啄。這辦法真
好，我心愛的鴿子就不會挨餓了，每天會按
時飛到2樓的窗台前享用母親的投食。母親
喜歡鴿子，每個周末我回家，她都會與我聊
上鴿子的事，哪隻鴿子是剛出窩的，哪隻鴿
子最強勢，哪隻最好看，在母親心裏都清楚。
後來，母親突發腦溢血，說走就走了。

從此，窗前沒了母親的身影，只有永遠的
回憶和傷痛。沒過多久，我們全家從小鎮
搬到了縣城，家那群無人餵養的鴿子成了
我對老家的牽掛。一個周末，我回了一趟
老家，下車後我抬頭習慣地往2樓望去，
母親再也不會出現在2樓的窗前。我直奔2
樓，走進母親住過的房子，每個周末與我
說話的人沒了，我的心與房子一樣空蕩蕩
的。不覺間，失控的淚水唰地衝出眼眶，迅
速淹沒了所有回憶。當我把2樓的窗子拉
開，讓我牽掛的鴿子頓時撲向我，「咕
咕」不停的叫聲和「噗噗」扇動的翅膀，
急切地傳遞一個等待已久的信息。我拭去
淚水，忙着像母親生前那樣，將鴿食攤放
在窗台上讓鴿子啄食。因為窗台窄，鴿子爭
食的場面很亂，折騰了好一陣鴿子才飽餐後
離去，在窗前的那片天空上一圈接一圈地
飛，飛累了又紛紛停在窗台上，一邊「咕
咕」地叫着，一邊有節奏地點着頭，我撫摸
着鴿子光滑的羽毛，乖巧的鴿子卻飛到我的
肩上，不停地與我「咕咕」耳語，我聽得
懂，鴿子與我都在懷念一個遠去的人。
離家容易回家難，離開老家後縱有萬千

的牽掛和不捨，總有一些繁瑣的事讓我的
回家變得艱難。鄰居多次來電話說留在老
家樓上的鴿子，如果再沒人餵養就要飛走
完了。我聽後心頭總有些空落，但是我堅
信，不管多久，只要回家打開2樓的窗
子，鴿子就會一個不少地飛到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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